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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发展中国

科学教育究竟有何意义？这既是一个重要的

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们

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以下四个子问题：一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探寻中国科学教

育的“根”和“魂”的意义；二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使科学教育中国化的

意义；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

动中国科学教育创造性转化的意义；四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国科学教

育创新性发展的意义。本文是对这些问题所

做的一些深层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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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辉煌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优秀传统科学和优秀传统教育中，去探寻中国科学教育的“根”和“魂”，从

而促使科学教育的中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中国科学教育发展

之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推动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而且有助于通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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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力量，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科学文化元素，为科普提供丰厚的滋养。新时代科普应深入挖掘、提炼、

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

的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此， 《科普研究》编辑部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普”专

题，深入探讨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意义、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

国科技成果命名、如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做好科普展览，以及科普助力创新文化建设的

机理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以期为科普更好地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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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寻中国科学教育的“根”和“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发展中国科学

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中国科学教育找到

其“根”和“魂”。中国科学教育究竟是否需

要“根”和“魂”？这是一个重要的本源性的

理论问题。其实，科学同别的文化一样，也

是一种人的创造，因而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

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文化，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人化。作为

一种人的精神创造，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力量

的外化，科学不仅是一种关乎自然的学问，

更是一种关乎人的学问。因为没有作为创造

者的人，当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科学触及人的生命和灵魂，同样，科学教育

也必须触及人的生命和灵魂。因此，从这种

意义上讲，科学教育本质上也应当是一种文

化教育，须触及其独特的文化之“根”与文

化之“魂”，那就是一个个极富创造性的科学

家的生命和灵魂。

受狭隘的知识论科学观影响，当今的科

学教育主要还局限于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教

育。具体来说，有两种知识论的科学观深深

影响着我们的科学教育，一是实证主义的科

学观，二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前者强调的

是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后者则强调的是科学

知识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科学就被狭隘化

为一种纯粹知识的体系、逻辑的体系或“真

的经验命题的体系”[1]，与人性和文化无关。

于是，科学教育仅仅变成一种具有逻辑性、

实证性或有效性的科学知识教育，从而导致

科学教育同人的创造性相分离，同人的精神性

相分离，同人的文化性相分离，也同人的历史

性相分离。就其本质而论，这样的科学教育存

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势必会导致切断其文化之

“根”和丢失其文化之“魂”。

显 然， 没 有“ 根 ” 和“ 魂 ” 作 为 支 撑

的科学教育，就像一棵没有“根系”和“命

脉”的大树，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无法实现

长远的发展。正像果实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大树的枝干和根系的繁茂一样，一

个民族或国家的科学教育要想获得丰硕的成

果，也必然不能离开其自身文化的滋养和熏

陶，特别是不能离开其文化之“根”与文化

之“魂”的滋养和熏陶。因此，科学教育大

致可以形象地分为三个环节，一是关于“果”

（知识）的教育，二是关于“树干”（创造者

的人性和文化）的教育，三是关于“根”（民

族文化之“根”和“魂”）的教育。

无疑，将科学教育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

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单纯的“果”不能

产生新的“果”。要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教育，必须涉及创造者的人性和文化，因而

必须要有关于“树干”的教育，而关于“树

干”的教育已经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畴，

进 入 了 文 化 教 育 的 范 畴。 然 而， 即 便 到 了

“树干”的教育，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创

造者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因此，创造者

的人性和文化还同其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

有着很深的关联。这样一来，除了“果”的

教育和“树干”的教育以外，还需要有更深

层次的“根”的教育。

对中国科学教育来说，关于“根”的教

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育。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因此，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是包括中国科学、中国教育以及中国

科学教育在内的所有文化的“根”和“魂”。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辉煌

的中华优秀传统科学那里，找到中国科学之

“根”和“魂”；从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

那里，找到中国教育之“根”和“魂”；从辉

煌的中华优秀传统科学和传统教育二者那里，

去探寻中国科学教育之“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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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既是中国

科学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教育事

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科教兴国事业

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推进科学、教育和科教

兴国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科学教育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

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面找到其“根”

和“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中国科学教育发

展之路。

2 促进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对于中国科学教育“根”和“魂”的探寻，

有助于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3] 同样，如果没有在中华五千年文

明中找到“根”和“魂”，那么，中国科学教

育也就难以有中国特色，难以发挥源于中国

的原创性，因而难以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当然，本文强调科学教育的中国化，并不是

为了中国化而中国化，而是为了通过科学教

育的中国化，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须首先解决

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教育究竟是

世界的，还是民族的？这是涉及科学教育的

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可以说，科学

教育既有很强的世界性，又有很强的民族性。

这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教育，

都既有很强的世界性，又有很强的民族性。

毫无例外，全世界都需要科学，都需要教育，

这就是世界性。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都在自己的传统中，根据自己现实的国情和

实际的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科学，创

造着教育，这就是民族性。于是，世界就像

一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切

磋、相互竞争的大舞台，被世界所普遍承认

和接受的科学和教育，其实都是来自某些国

家或某些民族在充分吸纳人类优秀成果基础

上所创造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实现科学教育

的中国化，既要有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和“魂”，更要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

土壤的原创性。没有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和“魂”，就没有中国特色和民族

性，因而难以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

原创性；而没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

原创性，就没有世界性，因而难以走向世界。

具体说来，科学教育的中国化对于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从而通过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也是提升一个国家国

际竞争实力的关键，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最重要的着力点。因此，科学教育中国化最

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要让科学本身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根”和“魂”，深深

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激发出扎根

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原创性，从而让更具

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走向世界，并切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

其二，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大力推

动教育创新，从而通过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科学与教育的水平是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科教兴国的战略突出地强调了

科学与教育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于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意义和作用。因此，

科学教育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之二在于，要

让教育本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意义 <<< 曲一歌    孟建伟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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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和“魂”，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

化土壤之中，激发出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

壤的原创性，从而不仅用更具原创性的教育

成果走向世界，而且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其 三， 科 学 教 育 的 中 国 化 有 助 于 大 力

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从而通过人才强国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

最终是由人来实现的，关键取决于是否有大

批创新型人才。人才强国对于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科

学教育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之三在于，要让

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找到其“根”和“魂”，深深地扎根于

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激发出扎根于中

华民族文化土壤的原创性，从而不仅培养出

更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型人才，而且切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然，也应当看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主要问题有两个。一

是我们的科学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属于纯粹

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这种科学教育模式

仅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知识体系、逻辑体系

或命题体系。于是，它切断了同传统、历史、

文化，甚至同创造者之间的联系。二是我们

的科学教育由于长期缺乏我们自身文化深厚

的历史感，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缺乏一

种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促进科学教育中国化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

有助于纠正纯粹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而

且给我们注入自身文化厚重的历史感，从而

增强的文化自信，具本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史，从而在

科技文化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为

从中国古代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

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可以说，那时的中国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强国。深刻把握这

段科学技术史，不仅有助于中国科学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其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厚重的文化教育史，从而在

教育文化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为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科技强国、文化强国，

还是一个教育强国。中国古代有非常深厚悠

久的教育传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孔子就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儒家

学说一起影响中国 2000 多年。深刻把握这段

文化教育史，不仅有助于使中国教育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其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璀璨的文化名人事迹，从而

在杰出人才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的传承和发展中，

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文化名人，可谓人才辈出，

群星灿烂。这些名人及其创造，至少在古代，

不仅达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至高点，而且达

到了世界文化的至高点。深刻把握古代文化

名人事迹，不仅有助于使当代中国人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总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

于从根本上转变纯粹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

而且有助于大大提升科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

信心。

3 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
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推动中国科学

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科学教育

体系或科学教育模式。要实现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其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从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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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转变。

我们以往的科学教育模式基本上可以称

作是科学知识教育模式。所谓科学知识教育，

其哲学基础是知识论的科学观。它将科学仅

仅看作是一种逻辑的、实证的知识体系，或

“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建立在这种知识论的

科学观基础上的科学教育模式，就是科学知

识教育模式。它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科学教育

的唯一内容，将包括逻辑的和实证的方法在

内的科学方法当作科学教育的唯一方法。其

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得已有的

科学知识及其体系。因此，这种教育模式从

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

具体来说，这种科学知识教育模式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知识与文化的分离。

科学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最具创造力的文化，

而科学知识仅是整个科学文化中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的狭隘性就在

于，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

和文化之“魂”，从而将活的知识变成死的知

识，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使科学教育失去了旺

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二是教书与育

人的分离。科学教育本来应当具有教书与育

人双重功能，可是，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由于

从根本上排除了科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

变成了一种没有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的科学

知识教育，于是，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育人

的功能。三是读书与做人的分离。由于从根

本上排除了科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因

此，学生得到的仅仅是已有的科学知识及体

系，难以学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科学

精神以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

因此，要走出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的现实

困境，就必须实现科学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

化，即实现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

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所 谓 科 学 文 化 教 育， 其 哲 学 基 础 是 文

化论的科学观。它将科学看作是人类的一种

最富创造性的文化。如果把科学教育比作一

棵大树，那么，科学知识就是这棵大树上的

“果”。建立在这种文化论的科学观基础上的

科学教育模式，就是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它

将狭隘的科学知识教育，拓展到广阔的科学

文化教育。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关于“果”

的教育，更要有关于“树”的教育。它不仅

要给学生逻辑和实证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还要给学生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

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科学

文化。因此，这种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知识为

中心的教育。

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将从根本上摆脱科学

知识教育模式的困境，从而为科学教育创新

性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其一，知识与文化

的融合。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将全面而深刻地

理解科学知识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特别是要揭示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和文

化之“魂”，从而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

最终使科学教育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

创造力。其二，教书与育人的融合。科学文

化教育模式不仅要通过知识和文化的融合，

从而给学生以活的知识，而且要通过揭示科

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从而以文化人和

以文育人。其三，读书与做人的融合。科学

文化教育模式不仅要给学生关于“果”的教

育，更要给学生关于“树”的教育。因此，

学生得到的不仅仅是已有的科学知识及体系，

更重要的是，还将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由此可见，要实现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

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已经不

再是要求细枝末节的表面性转化，而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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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种根本性的科学教育范式的创造性转

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走出中

国科学教育的现实困境，从而实现一种根本

性的中国科学教育范式的创造性转化，这种

转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一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历

史传统。一般说来，西方的科学观和科学哲

学大都倾向于知识论，而中国传统的科学观

和科学哲学大都倾向文化论。从“格物致知”

和“经世致用”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科学认

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其

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属于文化论的科学

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后者则属于知识论的

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 [5]。深刻挖掘和利用

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历

史传统，对于纠正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

观和科学哲学，实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一种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历史传统。

正如中国传统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

同西方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有着重

大差别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

育哲学同西方知识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也

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

的“传道”“授业”和“解惑”三者之间的有

机统一，就深刻地体现了文化论的教育观和

教育哲学的重要思想。无论是“传道”，或是

“授业”，还是“解惑”，都不仅包含着知识

传授的内容，而且更多包含着文化熏陶的内

容。特别是“传道”，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深刻挖掘和利用

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历

史传统，对于纠正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教育

观和教育哲学，实现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综合以上两种历史传统，不难看

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其实也蕴含着

一种文化论的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

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告诉我们，科学教

育既要关注形而下的“技”，更要关注形而上

的“道”；既要关注知识，更要关注德性；既

要关注“外王”，更要关注“内圣”；既要关

注“格物致知”，更要关注“经世致用”等。

深刻挖掘和利用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教

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历史传统，对于纠正

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

哲学，实现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

过推进科学观、教育观和科学教育观等方面

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进中国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

4 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并不是为了转化而转化，而是通

过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最终实

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从科学知识

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并对于实现中国科学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

方式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具体来说，中国科学教育可以通过“三个

结合”，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

人文之间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4.1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传统与

现代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内，

我们的科学教育显然只能关注当代，同传统

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样一来，传统和现代

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断。于是，我们的现代

科学教育就会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隔绝，

2024，19（1）：17-24，33



023

从而找不到其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

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与现

代相分离的局面。因为科学文化教育将大大

超越科学知识教育的范畴，它在强化现代知

识 教 育 的 同 时， 还 要 注 重 文 化 的 传 承， 特

别是要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文化之

“根”和文化之“魂”。

其实，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于科

学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例如，中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认

为，中国古代数学具有两个重要特色，一是

重视应用，传统数学是高度实用性的；二是

重视计算，传统数学是“计算性、构造性、

也是算法性的”[6]。正是从中国传统数学的

理论和方法中获得灵感，吴文俊将传统数学

中的算数和代数方法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算

法相结合，推动实现数学的机械化发展，从

而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著

名药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

呦呦，从中国传统药学中汲取资源，将中国

传统医籍和民间方药与现代医学方法相结合，

研发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为

全世界饱受疟疾折磨的患者带来福音；中国

计算机科学家王选，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

的基础上，利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发明

了汉字压缩技术，发明创造了中国自行研制

生产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由此，中

国完成了一场告别“铅与火”活字印刷时代

的技术革命，走向了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在当今科技

时代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

何深度地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

源，特别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资源，无疑

是中国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不意

味着要重传统、轻现代。毫无疑问，“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7]，”这是

时代的主流。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其真正目的就在于，通过深度挖掘和利用传

统的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现代，特别是服

务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4.2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东方与

西方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内，

我们的科学教育显然只能关注西方（因为近

代科学产生在西方，而科学知识教育也盛行

于西方），因而同东方（中国）关联性不大。

这样一来，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

断。于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就会被“西化”，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中国特

色、中国精神和中国贡献。从科学知识教育

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有

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东方与西方相分离的局面。

因为科学文化教育将大大超越科学知识教育

的范畴，它在充分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教育的

同时，还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特

别是要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传统、

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贡献。

其实，强调东方与西方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科学

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从历史根源上看，科学具有两大传

统，一是技术传统，也称工匠传统；二是哲学

传统，也称精神传统 [8]。自古以来，中国科学

相对偏重于技术传统，而西方科学则相对更偏

重于哲学传统。

中国在古代有着深厚的技术传统或工匠

传统。正是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

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

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有造纸术、指南

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除此以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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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纺织、陶瓷、

航海、冶金、建筑、水利等诸多领域也有成

就闻名于世。应当看到，这些成就绝大部分

属于技术层面或者经验科学层面。可以说，

它达到了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技术

水平，因而不仅使古代中国成为科技强国，

也使古代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这

种传统至今还深深影响中国。例如，在我国

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在航空航天、电

子通讯等制造业领域，都彰显了中国的大国

工匠精神。遗憾的是，我们在科学中似乎缺少

一种较强的哲学传统。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古代

中国在经验科学上如此强盛，但近代科学没有

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欧洲的原因之一。

相 比 之 下， 从 古 希 腊 开 始， 欧 洲 具 有

很强的哲学传统或精神传统。这种传统虽然

在古代似乎没有产生较强的技术意义和技术

价值，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古代欧洲的社会生

产力远不及古代中国的原因之一。但是，这

种哲学传统一旦同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文艺复

兴的技术传统相结合，就成为近代自然科学

兴起的坚实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强势的“哲

学传统”，西方产生了诸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莱布尼

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牛 顿（Isaac 

Newton）、 爱 因 斯 坦（Albert Einstein）、 玻

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 海 森 堡

（Werner Karl Heisenberg）等一大批极具哲学

家色彩的科学家，从而使科学登上一个又一

个的理论高峰。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

产生在欧洲，而不产生在中国的原因之一 [9]。

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特别是东西方的科学传统更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我们的科学教育既要充分吸收西方

科学的哲学传统的经验，同时又要大力传承

中国科学的技术传统的经验。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就是要通过东西方两种文化，特别

是科学中两种传统的有机结合，推进科学及

其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4.3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科学与

人文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

我们科学教育的聚焦点显然只能是科学知识，

同人文文化关联性不大。这样一来，科学和

人文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断，我们的科学教

育就会变得空心化，变成缺乏人性和文化内

涵的科学教育。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

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从根本

上改变科学与人文相分离的局面。因为科学

文化教育将大大超越科学知识教育的范畴，

它在充分重视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要注

重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生命之“根”和

文化之“根”，从而让科学教育扎根于人性，

充满创造活力和文化底蕴。

其实，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于科

学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中

国自古以来有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人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科学

与人文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科

学始终没有从人文文化中独立出来。从经史

子集的分类方法就可以看出，人文几乎涵盖

了科学。其实，经史子集中包含许多科学内

容的文献，但是，它们都被这种人文的分类

方法所涵盖和淹没了。比如，“格物致知”虽

然强调了“知”，但这并不是纯粹知识论意义

上的“知”，而更倾向于文化论意义上的“学

问”。另外，“经世致用”虽然是一种接近于科

学价值论的观念，但它也并不是纯粹知识论

意义上的科学价值论，而更倾向于文化论意

义上的“学问”价值论 [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下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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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蕴含着科学与人文内在关联的

深刻思想。它对于克服和纠正二者相互分离

和对立的局面，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过于偏重人文，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在中国古代的独立发

展。相比之下，西方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知

识、强调科学，显然有助于科学在西方的独

立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科

学与人文走向分离和对立的局面。

总的说来，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就是

要深刻总结东西方文化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

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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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Chinese Science Education

Qu Yige1    Meng Jianwei2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1

（Tianfu College of SWUFE，Chengdu 610052）2

Abstract：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promote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We can delve into the glor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in the realm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education，to explore 
the“root”and“soul”of Chinese science education. This endeavor aims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paving the way for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demeanor，and spirit. Upholding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del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ucation to that of scientific cultural 
education，but also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East and West，and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Mission of the Era，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Wang Weiying    Wang Lihui    Wang Ting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e national capacity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 state to provide popular 
scie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entire society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citizens’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gresses，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ndex that can not be overlooked for accessing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ts role in enabling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goal-oriented and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It analyzes the miss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ng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It analyzes the miss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ng of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Drawing o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long-standing practice of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building，it elucidate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The 
discussion exten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three core elements：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platforms，and talents. Subsequently，
it propose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enhancing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that includes：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mechanism，enhancing core elements supply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Keywords：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mission in the new era；basic connotation；core 
elements；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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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 the Essence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trengthe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An Analysis on 

Smart Exhibit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from a Perspectiv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Yang Guang    Zhang Ya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Beijing 100006）

Abstract：Enriching supply，innovating form and optimizing content are important task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 Museums not only collect many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but also have 
widespread popular support，which are uniqu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citizens’scientific and artistic 
qualit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NMC）is the top palace of history，art，and a cultural parlor 
for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rt exhibition named“Digital World of Rhino-shaped Vessel”in 

Research on the Element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aming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Cai Yukun

（School of Tourism and Media，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74）

Abstract：Us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aming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s an active case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This study takes Micius Satellite for Quantum Science Experiments“Mozi”，
amphibious aircraft“Kun Long”AG600，and the Chinese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Chang’e 
project’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nalyzes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aming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iy achievements are often named with such prestigious elements as the 
names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tists，and people，things or events in Chinese myths，poems and 
songs. The value of these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promotion of the unity of 
sentiment，the inspiration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gainst this backdrop，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naming of Chinese achie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o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ublic to access the content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naming；
constructivism theory；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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